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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我們還需要討論性別平等？」	
—香港記者性別意識探討

閭丘露薇

摘要

性別在記者這個行業，處於一種被呈現，同時被否認的悖論。一

方面，記者一直被灌輸一種觀點，記者是一個去性別化的職業，另一

方面，記者職業發展過程中，處處面對性別因素帶來的影響。這個研

究以香港作為一個案例，透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方式，利用前線

記者的實際經驗，透過現象學方法和女性主義視角，來解釋新聞行業

中的性別觀點和日常職業生涯的區別。研究結果表明，在現象學的

典型化和對性別體系採取自然態度的過程中，記者同時體現和否認性

別。而對於性別的否認，導致記者對於自身的性別意識不高，從而忽

略新聞編輯室中存在的結構性性別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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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e Still Need to Talk About Gender Equality?”  
Hong Kong Journalists on Gender Awareness

Luwei Rose LÜQIU

Abstract 

In the profession of journalism, gender is paradoxically both presented and 

denied. On one hand, journalists have been indoctrinated with the view that 

journalism is a de-gendered profes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ace the 

effects of gender throughout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a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among front-

line journalists who covered the 2019 protests in Hong Kong to explore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perspectives and daily reporting in journalists based 

on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henomenological typific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gendered system, journalists simultaneously embody and deny gender. The 

denial of gender leads to lower gender awareness among journalists, thus 

ignoring the structural gender inequality that exists in new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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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動機

在經歷了全球性的#metoo運動之後，新聞界有不少的討論，如何

在新聞報導中，避免出現強化性別刻板的語言和描述，以及能夠對性

別平等議題更加敏感。而要做到這一點，有不少學者以及業界人士認

為，增強新聞編輯室本身人員構成的多元化非常重要。這是因為，背

景不同，可以提供更多的視角，從而在選材以及故事的描述中，不再

局限於對於社會和生活以及人群的有限認知（Adams & Cleary, 2006; 

Jenkins, 2013; McGill, 2000）。

事實上在#metoo運動之前，已經有不少學者研究，新聞編輯室裡

面男女性別比例對於最終新聞產出內容的影響；也有不少學者研究發

現，女性新聞從業人員，在一個性別比例不均衡工作環境中，因為性

別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從而導致這個行業產生惡性循環，也就是

為何最終能夠持續在這個行業工作，並且獲得晉升機會的女性一直維

持在很低的數目（Min & Feaster, 2010; Splichal & Garrison, 2000）。

本研究針對另外一個和新聞行業性別平等有關的議題，那就是新聞

從業人員本身，尤其是女性記者的性別意識問題。之所以從這個角度

切入，是因為新聞記者經常被形容為一個中性職業，從新聞學院的去 

性別化教育，到記者們的現身說法，以及工作環境的現實要求，都在不

斷強化這個概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記者雖然依然可以保持對於外

界不同議題的關注和感知能力，但是往往會忽略自身因為性別而導致

的、在工作權益和工作機會中遭遇到的不公平對待，或者潛意識的認

為，不應該去談論這樣的話題，因為這會顯得不夠專業（Claringbould & 

Knoppers, 2012）。

但是當記者作為個體，缺乏足夠的性別意識，或者壓抑自己的性

別意識的時候，往往會導致新聞編輯室保持一種對女性不友善的文

化。新聞機構中存在的性騷擾問題，就是一個例子。拿中國內地來

說，一項針對女性記者的小範圍調查已經顯示，416名受訪女記者中，

超過八成表示曾經遭遇過性騷擾，其中超過七成是來自上司或者同

事。而這些女性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擔心一旦公開和追究，會在

同事或者公眾眼中，降低自己的專業形象（全媒派，2018）。另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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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缺乏足夠的性別意識，則反映在性別平等議題在媒體中無法獲得

足夠曝光和討論，因為新聞生產者本身對於這個涉及到幾乎每個人的

議題的低敏感度，導致對於相關的題材缺乏興趣，或者根本看不見問

題的存在（Turley, 2006）。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的方式，透過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的方

式，嘗試探究在香港，記者本身的性別意識，尤其對於新聞編輯室工

作性別平等是否看重。之所以選擇香港，是因為從數量上來看，香港

的新聞媒體中，女性記者和編輯佔的比例比較高，而如果拿採訪領域

區分，跑硬新聞的前線記者中，同樣也是女性佔了大多數。這一點和

歐美國家有所不同，因此香港社會包括媒體從業人員本身常常會有一

種印象，那就是新聞行業，不可能存在性別平等問題，因為本身已經

是女性主導。但是現實卻是，香港女性記者進入管理層的數量遠遠低

於男性，而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家庭角色和職業的衝突，使得很

多資深的女性記者最終選擇離開，導致了新聞業中的性別不平等（Tsui 

& Lee, 2012）。

記者本身的性別意識，對於能否對社會性別議題有足夠敏感性，

增加對性別議題的關注，以及推動新聞編輯室性別平等相當關鍵。本

研究把香港作為一個研究個案，探討在一個從法律層面以及機構設置

上，已經建立保障性別平等機制的社會，性別平等是否還是一個需要

被持續關注和討論的議題。本研究利用前線記者的實際經驗，透過現

象學方法和女性主義視角，來解釋新聞行業中的性別觀點和日常職業

生涯的區別，不僅擴寬亞洲女性研究和新聞學研究視角，彌補了現有

文獻在此領域的不足。

文獻綜述

當下關於性別和新聞編輯室關係的研究中，一種方法是從宏觀的

角度來研究新聞從業人員的性別和新聞內容生產的關係。多項研究發

現，傳統上，和女性有關的新聞議題，往往會被視為非重要的，缺乏

新聞性的，因為擔心男性讀者不會感興趣，因此新聞版面會被那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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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們認為男性讀者會更關心的話題佔據（Len-Rios, Rodgers, Thorson, 

& Yoon, 2005; Zoch & Turk, 1998）。當然，這正是媒體對男性主導社會

的一種回應。有研究在對比了1995年到2010年，英國以及愛爾蘭媒體

的新聞報導內容之後發現，女性的聲音，女性的經歷，女性對於社會

經濟和文化的貢獻，一直處於被媒體持續忽略的狀態，而這種現狀，

對於民主的發展帶來壞處（Ross & Carter, 2011）。對於這種現象，有研

究認為，這是因為新聞編輯室的人員性別比例失調導致，因此，增加

女性新聞從業人員的數量，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但是也有研究發

現，即便在新聞編輯室中，男女性別比例達到了平等，並不意味著最

終的新聞生產內容中，和女性相關的議題，以及女性的聲音會有所增

加，說到底，還是需要提升新聞從業人員的性別意識，而要改變這種

狀態，意味著需要提升整個社會的性別意識（Edström, 2011）。

而這種現象則呼應了另外一些研究，那就是從女性在新聞編輯室

中的影響力出發，比如研究女性在新聞媒體管理層中所佔的比例，因

為只有關心性別議題的人在新聞生產中具有了決定權，才能讓女性視

角和女性聲音，有可能被展現在媒體上（Beam & Di Cicco, 2010; Craft 

& Wanta, 2004）。當然，女性做到新聞決策者位置的數量非常稀少，因

此這些進入管理層的女性經常會成為新聞元素。2011年，《紐約時報》

有了第一位女執行總編輯 Jill Abramson，創造了《紐約時報》創刊160年

的歷史，成為了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的最後一個女性執行總編

輯，也因此成為當時的熱門新聞。只是她在這個新聞編輯室決策層位

置做的時間並不長，2014年，Jill被《紐約時報》解僱，理由是作為管理

層和決策者，缺乏和員工的溝通能力，獨斷專行。在媒體報導裡面，

這位女上司顯得並不受同事歡迎，被很多員工描繪成「惡毒的女人」

（bitchy women），當然這種評價也遭到外界批評，被認為帶有明顯的性

別歧視（Auletta, 2014）。

也有從微觀的角度，比如研究女性在新聞編輯室中的個體待遇，從

權力的角度來展現，男權社會的問題，同樣也在新聞編輯室裡面存在。

比如女性在職場的升遷機會比男性要少得多，這樣的情況同樣存在於新

聞機構，女性記者的升遷機會比男性同行要少得多（Walsh-Ch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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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 & Herzog, 1996）。由於一些重要的新聞題材採訪，比如政治、

外交、財經等，往往被視為是更加適合於男性的工作，女性因此無法獲

得機會，也等同於在職業發展上，一直處於下風。這些可以從一些關

於女性記者和編輯的收入、晉升機會的研究中展現出來，而面對這種現

狀，女性往往選擇離開這個行業，於是導致資深記者當中，女性的數量

變的越來越減少（Alagna, 2003; Bonawitz & Andel, 2009）。而社會中對

於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期待，也同樣影響了女性在新聞編輯室中的地 

位以及機會。因為要養育孩子、照顧家庭，使得女性沒有辦法像男同

事那樣，可以沒有負擔地適應記者這種不定時以及超時工作的常態

（Franks, 2013）。這也就是為何研究顯示，從事戰爭報導的記者當中，

女性記者通常都是單身，但是同時又比她們的男性同行學歷要高，這裡

面反映出女性記者如果要擁有這種工作機會，需要的付出要比男性多得

多，進入的門檻也要高很多（Tumber, 2006）。更多的時候，她們還需要

隱藏或者忽略自身的女性氣質，用中性或者偏向男性氣質的面目來出

現，因為這類工作，一直被視為是男性的事情（Lachover, 2005）。而一

項針對女性體育記者的研究也發現，在這些剛剛跨入體育記者行業的女

性眼中，雖然身為女性不會成為職業障礙，但是確實會帶來不公平，因

為體育本身就是一個屬於男性的世界，而當自己再年長一些，需要結婚

生子之後，那麼也就意味著這個職業的終結（Hardin, Shain, & Shult-

Poniatowski, 2008）。而社會定義的性別身份，也使得有意從事媒體工作

的女性擁有主流社會的性別意識，往往會理所當然地選擇承擔起家庭中

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而放棄自己的職業發展（Reinardy, 2009）。另外一

個說明新聞記者依然被視為是男性所從事職業的現象，那就是女性記者

在談到自己的職業發展的時候，往往強調要去性別化，正如針對葡萄牙

記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新聞編輯室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在新聞行

業，我們都是男人」（Lobo, Silverirnha, Torres da Silva, & Subtil, 2017,  

p. 1148）。 另外一個比較多被觸及的微觀研究就是新聞編輯室裡面的權

力結構下，女性從業人員是如何被自己的男性上司和同行對待，具體的

內容，就是是否存在性騷擾的情況。而多項研究顯示，新聞編輯室內

的性騷擾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即便是在女性地位相對比較高的國家

（Brown & Flatwo, 1997; Corcio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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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從新聞教育的角度來研究，為何性別平等這個議題，並

沒有在新聞生產、新聞行業，以及新聞從業人員中被充分認識和重

視。一項對澳大利亞30所大學新聞專業課程的研究發現，沒有一所大

學的新聞專業，有提供有關性別和媒體的專門課程。研究認為，如果

能夠在大學新聞教育中提供相關課程，那麼可以系統性地改變在新聞

機構中存在的宏觀和微觀的結構性性別不平等問題，增加關於性別議

題的新聞生產，同時改善新聞機構中的性別平等（North, 2010）。而和

澳大利亞相反，對於西班牙公立大學新聞學院以及新聞系課程研究發

現，正是因為性別議題被視為新聞教育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使

得這些未來的新聞生產者以及新聞編輯室中的成員們，能夠擁有比較

高的性別意識（Larrondo & Rivero, 2019）。

本研究則是從微觀的角度，探究香港新聞從業人員，尤其是女性

記者的性別意識。從法律層面來看，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提供了法

律基礎，而平等機會委員會也從架構上落實了法律保障。但是正因為

有這部已經推行超過20年的條例，使得香港社會在過去這些年，一直

存在對於女性主義的抗拒，認為女性在擁有了投票權、教育權、工作

權，能夠和男性平起平坐之後，女性主義應該可以退場。但是如果來

看數據，雖然在香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比男性要高，2015年

的數據顯示女性比男性高出接近8個百分點，但是在管理層職位的比例

上，2014年，女性要比男性少32%，而根據2017年的政府統計數字，

女性月收入十萬以上的就業人數，不足三成，大量女性因為要照顧家

庭而離開職場（政府統計處，2017）。而在新聞行業，因為面對職業天

花板，或者家庭原因而放棄職業發展等的情況，在女性記者身上同樣

存在。根據2019年聯合國發展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報告，香港在

性別平等指數上，在亞洲地區排在了很多國家後面（UNDP, 2019）。社

會大環境對於個體的性別意識無可避免的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會

反映在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環境、工作權益的感受上。之前針對香港

記者的研究顯示，不少記者認為，女性和男性在報導不同類型新聞話

題上各有所長，但是專業能力強的女性記者，則並不認同這種看法

（Liao & Lee, 2014）。這個針對新聞從業人員個體性別意識的研究之所

以重要，因為一方面關係到新聞生產，性別意識強弱會直接和間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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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記者以及編輯判斷新聞的重要性以及對社會議題的選擇；另一方

面，關係到新聞編輯室的文化以及結構，因為只有新聞從業人員，不

分男女，都意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那麼才會可能對現狀帶來改

變。本研究希望能夠填補目前從這個角度進行研究的不足夠。

本研究用現象學以及女性主義視角作為研究框架。現象學作為一

種哲學和方法論基礎，是一個研究領域，可以幫助人們探索跨文化和

不同時間的新聞記者的經驗和觀點，從而尋找性別不平等的原因。它

為媒體研究學者提供了一種和女性主義新聞學方法相適應的論證方

法，因為它基於對獨特個體以及含義的理解以及與專業環境的相互作

用（Lobo, Silverirnha, Torres da Silva, & Subtil, 2017）。現象學概念的中

心指的是人類所熟悉的日常體驗，以及我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感知、

解釋和行動方法（Husserl & Gibson, 1980; Schutz, 1962）。現象學最早被

運用到傳播學和媒體研究是在90年代，探究受眾如何透過使用電視和

電台，形成在這個世界生活的方式（Scannell, 1996）。之後，現象學被

廣泛運用在不同領域的傳播學研究中（Durham, 2011; Gibbs & Haynes, 

2013），包括新聞學研究。根據Schutz（1962）的自然態度概念，這種態

度建立在暫停任何疑問，以經驗為限，其務實的取向使得實存之物可

以重現其現實，並且保證社會秩序的延續。從社會現象學角度來看，

記者可能正是擁有自然態度的專業人員。而如果我們認為記者是自然

性別的典型代表，那麼這一點就顯得尤為重要（Correia, 2015）。而女性

主義視角對於現象學作為哲學框架的理解，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詮釋

這個職業的線索，也為我們提供了新聞記者的實質性聲音和方法論取

向，為幫助我們理解新聞界作為一個性別職業的悖論提供了一條路徑

（Lengermann & Niebrugge, 1995）。不少學者指出，一方面從大學新聞

系的教育開始，一直到進入新聞媒體工作，至少表面上大家都認同，

記者是不應該區分性別的，因為這是一個需要保持中立客觀的職業，

但是實際上，新聞編輯室卻是一個充滿了性別歧視以及男性氣質為主

導的地方，女性記者往往不被信任，擔心她們的性別以及性別社會角

色會影響工作表現（Greenwald, 1999; North, 2009; Rhodes, 2010）。在研

究新聞界的這種普遍存在的現象中，採取女性主義現象學，可以從女

性立場出發，同時遵循實證主義研究的傳統，展現這種存在於職業中

的性別悖論，以及對於當事者的影響。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37

「我們還需要討論性別平等？」 

研究問題

在其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把香港作為一個案例，透過現

象學方法和女性主義視角，利用前線記者的親身體驗和觀察，來解釋

新聞行業中的性別觀點和日常職業生涯的區別。研究問題包括：（1）在

現象學的典型化和對性別體系採取自然態度的過程中，記者是否同時

體現和否認性別？（2）對於性別的否認，是否導致記者對於自身的性別

意識不高，從而忽略新聞編輯室中存在的結構性性別不平等問題？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採用了質化研究方法。首先是使用問卷調查方式。研究

者透過香港記者協會，在2019年11月初向屬下會員發送問卷鏈接。由

於這項調查針對的是曾經以及正在採訪2019年香港反送中街頭示威的

記者，因此在問卷設計過程中，沒有採訪反送中遊行的記者被排除在

問卷調查之外。

之所以這樣設計，是因為這份問卷的主要議題，是關於前線記者

在採訪反送中示威過程中，有沒有遭遇過基於性別的暴力對待，這是

因為在整個反送中運動過程中，媒體報導了關於示威者以及記者遭受

性暴力的事件，因此詢問記者有否遭受基於性別的各方暴力對待，是

這份問卷調查的主要出發點。但是在問卷設計中，也加入了關於記者

本身性別意識的問題，以及詢問他們／她們認為身處的新聞媒體是否存

在性別平等的問題。比如，問卷當中有詢問在採訪示威抗議新聞時，

記者所在的媒體機構是否有因為前線記者的性別而對採訪安排有影

響，並且在這個問題之後，詢問是否認為自己所在的新聞編輯室存在

性別歧視。這樣的問卷問題順序安排，是希望能夠對具體的案例和抽

象的印象進行一個比較，從而探討當事人性別意識的敏感度。問卷同

時設置了開放式答案，鼓勵參加者提供具體案例來描繪他們／她們的主

觀感受。比如，在回答完是否認為新聞編輯室存在性別歧視這個問題

之後，參加者被要求舉出具體的例子來進行輔助說明。而這個研究並

非關於記者遭遇到的基於性別的暴力，而是主要集中在後者，也就是

關於記者本身的性別意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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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有63名前線記者完整填寫了問卷，其中43位參加者聲稱自己

是女性（68%），20位參加者聲稱自己是男性（32%）。40%的參加者擁

有五年或者低於五年的採訪經驗，24%擁有五至十年的採訪經驗，31%

擁有超過十年的採訪經驗。

在完成了問卷調查之後，十名女性記者被邀請進行半結構性的深

度採訪。採訪由作者以及兩名學生助理透過面對面或者視訊方式完

成。採訪時長從30分鐘到60分鐘。問題是開放性的，使得被訪者有足

夠的空間進行表達。被訪者所供職的機構，包括電視電台，報紙以及

網絡媒體，擁有兩年至二十年採訪示威的經驗。

問卷中的開放式問題答案以及採訪內容，透過現象學以及女性主

義的視角來進行分析，從而展現在這些答案中，被訪者們認為重要或

者可忽略的問題。這項研究利用前線記者的實際經驗，確定了兩類含

義，這有助於解釋生活實踐和新聞規範是如何在新聞編輯室內共存：

新聞行業中的性別觀點和日常職業生涯的區別。總體而言，這些發現

再次確認了組織因素和傳統的性別體系在記者對於性別在工作中的影

響的態度和看法。這些結果之所以有意義，因為它們表明，在現象學

的典型化和對性別體系採取自然態度的過程中，記者如何同時體現和

否認性別（Lobo, Silverirnha, Torres da Silva, & Subtil, 2017）。

發現和討論

相信性別非影響職業表現因素

參加這項問卷調查的記者被詢問，在他們／她們看來，性別是不是

影響記者職業表現的其中一個因素。正如圖一顯示，73%的被訪者給予

了否定的答覆，接近21%的被訪者認為性別確實對於記者的職業表現

存在影響，剩下的6%的被訪者表示不清楚。這個結果顯示，雖然在學

界有很多的研究，顯示性別在記者的職場晉升，職業機會上，和其他的

行業一樣，局限了女性記者的發展，尤其是家庭職責和職業要求產生的

衝突，從而讓記者這個職業成為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性別職業，但是新聞

記者自然態度卻可以發現，大部分的記者因為新聞職業教育，以及職業

文化，使得他們／她們對於性別這個因素採取了一種否定的態度。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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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到在現象學的典型化和對性別

體系採取自然態度的過程中，記者存在對性別身份的否定。

圖一

不認為新聞機構存在性別歧視

至於是否認為自己身處的新聞機構存在性別歧視，根據圖二的調

查結果，60%的被訪者認為並不存在，3%的被訪者認為存在針對男性

記者的歧視，20%的被訪者認為存在針對女性記者的歧視。接近
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不清楚。

而表示存在針對男性記者歧視的被訪者，舉例包括「男性記者的工

作更加辛苦」、「公司只會指派男性記者去衝突現場」。至於表示存在針

對女性記者歧視的被訪者們，舉出的例子包括：「當有選擇時，較多派

男性記者到前線／高危地區採訪，也可留至比較晚」、「傾向安排男性採

訪可能有衝擊的活動」、「輕視女性出外採訪能力」，以及「執行編輯指

明女性記者不被指派晚班的前線報導」等。可以看到，所有的這些導致

被訪者認為存在性別歧視的舉例，都是和記者的職業發展以及職業機

會有關，也就是說，即便大部分記者們本身認為，職業表現應該和性

別無關，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性別觀點，卻和新聞主管、新聞

編輯對待性別的自然態度產生了衝突，性別因素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這裡回答了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後半部分，讓我們看到對於性別身份的

肯定，從而透過這兩條問題，展現出否定和肯定並存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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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在日常工作中體會到歧視

圖三是詢問記者在日常工作中，是否遭遇或者見證過，因為性別

而在工作安排上遇到不同對待。之所以選擇示威遊行集會，這是因為

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示威遊行集會的採訪，已經不再像以

往那樣安全，危險性大大提高。這些危險性來自於警方的催淚彈、水

炮車以及刻意針對記者的暴力，也包括示威者本身針對記者的肢體以

及語言暴力行為。這使得在香港的前線採訪，更加接近派記者前往衝

突地區，包括戰亂地區的採訪，也使得編輯在選擇記者前往第一線採

訪的時候，除了考慮記者本身的經驗，性別也開始產生影響，尤其是

當新聞編輯部中，存在女性需要被保護的傳統社會觀念。而圖三的結

果顯示，41%的被訪者表示自己或者見證過這樣的情況發生，38%並

沒有遭遇或者見證過，接近21%的被訪者則選擇了不清楚。

之所以把這個問題放在詢問記者們對於新聞編輯室裡面是否存在

性別歧視的問題後面，是希望能夠進行一個對比，也就是記者們自己

主觀的印象，和日常工作中的實際遭遇，到底是產生一致性的結果，

還是會顯示出偏差。而從目前的結果可以看到，即便在日常工作中經

歷或者見證了因為性別而導致的工作機會被減少，並不意味著會改變

一些記者的性別觀點，而這種性別觀點，導致了這些記者，看不到或

者否定現實中的性別自然態度導致的性別歧視，而這也是在新聞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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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個需要解答的悖論，那就是對於性別因素，一方面採取否定的

觀點，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自然態度中普遍體現，甚至凸顯。而這種

悖論，導致很多記者對於個人自身或者機構的性別意識相對較低。這

也就能解釋，雖然有四成的被訪者見證或者遭遇了因為性別而導致的

採訪機會減少，但是卻只有15%的被訪者明確指出，在自己的機構中

存在性別歧視的文化和行為。這回答了第二個研究問題，當性別否定

存在的時候，會導致性別意識不高，從而忽略新聞編輯室中存在的結

構性性別不平等問題。

圖三

社會對記者職業存在性別歧視

而有意思的是，如圖四顯示的調查結果，當被訪者在被問到，香

港社會對於記者這個行業是否存在性別歧視的時候，明確表示沒有的

比例，比否定新聞機構存在性別歧視的比例減少了差不多一成半，只

有45%的被訪者認為不存在，認為存在針對男性記者性別歧視的比例

和認為新聞機構存在性別歧視狀況的比例則差不多，接近4.5%，但是

認為存在針對女性記者的性別歧視的比例則大大增加，達到24%。

在針對男性記者的歧視表現中，除了社會預期男性從事比較辛苦

的工作，還包括在工作過程中，認為男性記者「比較難以獲得被訪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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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而針對女性記者的歧視，除了工作機會，包括的面相則大大增

加：「強調家庭崗位」、「被評論樣貌身材」、「會被批評為『花瓶』」、「認

為女性記者體能較弱，需要保護」、「在辦公室內經常以女性樣貌判斷

女性工作能力，時常認為女同事只能當『花瓶』，以保護女性之名不讓

女同事得到公平的工作分配」、「記者被同行及同事稱為『阿女』、『阿

妹』」，以及「電視台喜歡讓年輕無經驗記者去做直播或者現場報導」等。

可以看到，被訪者所舉的，不管是針對男性還是女性記者的社會歧

視例子當中，很多依然是和機構以及行業文化有關，比如和同事以及同

行之間的相處，報導機會往往會由性別決定，而決定女性記者出鏡機會

的，年齡和外貌起到關鍵作用。但是這些例子，被很多被訪者歸因於

社會，而不是自己所供職的新聞機構，也就是被記者們剔除在機構以及

行業的自然態度之外，來維護自己的性別觀點，那就是新聞行業本身，

工作表現和性別無關。這種性別觀點再一次否定和低估了新聞行業以

及新聞機構存在的、受到社會影響的自然態度，而這幫助我們進一步對

於兩個研究問題給予肯定的答案，那就是悖論的存在以及否定所導致的

對於新聞編輯室中存在的結構性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忽略。

圖四

在問卷中，也從專業角度來詢問被訪者，對於新聞報導內容，處

理和性別有關的議題的報導方式。這是因為，記者本身的性別意識，

會反映到新聞生產，也就是最終的新聞產品當中。在這份問卷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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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被詢問，當新聞報導涉及到記者的時候，標題當中是否應該包含

記者的性別，而之所以要求記者回答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在整個反送

中的示威報導中，出現了高頻次記者遭到警方襲擊，或者遭到網絡欺

凌，從而使得記者本身成為新聞主角的報導，而在這些報導中，很多

媒體選擇在標題中使用「女記者」。除了記者遭到襲擊的新聞，當女性

記者的現場報導出現在媒體中，也會被一些媒體使用帶有性別特徵的

稱呼，比如因為直播採訪示威者衝入立法會的立場新聞特約記者何桂

藍，被網友暱稱為「立場姐姐」，而這個稱呼，不僅僅成為一個網絡稱

呼，一些媒體也選擇用這個代稱，而不是記者本身名字的報導方式來

指代當事人。雖然之後在網友當中也出現了「立場哥哥」的稱呼，但必

須指出，這是在「立場姐姐」流行並且退出新聞現場之後才出現。

新聞標題無需標明性別

圖五的結果顯示，當涉及到女性記者的時候，有接近10%的被訪

者認為，應該在標題中列明記者的性別，但是如果涉及到男性記者，

則沒有被訪者認為需要列明性別。但是有17%的被訪者認為，在新聞

標題中，應該列明當事記者的性別，62%的被訪者認為，在標題中不

需要包括性別，另外有11%的被訪者表示無所謂。

在標題中列明新聞當事人的性別，尤其是女性，是中文新聞報導

中慣用的方式，也因為這樣，「女司機」、「女官員」、「女記者」和「女博

士」等用詞，已經成為了一種包涵背後含義的性別偏見的專用詞。比如

「女司機」成為了一種人們普遍不信任女性駕駛技術的指代，從而形成

女性不適合駕駛的印象（Li & Luo, 2020）；「女博士」的背後則是高齡單

身女性，從而形成一個社會共識：女性不需要擁有高等學歷，因為會

導致嫁不出去；同樣的，「女記者」則會為讀者提供一種更加容易得到

同情的形象，而產生這種印象的前提，就是記者這個行業，被視為是

男性的領地，因此，當女性進入這個領地，則通過「女記者」這個詞而

被邊緣化，使得當事人的工作能力，被自己的性別身份所掩蓋，從而

沒有辦法被大眾看到。比如在反送中運動中，因為警察開槍而中槍失

明的印尼記者，幾乎所有的中文報導標題中，都使用了「女記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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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會讓讀者因為社會性別體系的因素，產生更多的同情和關注，

但是另一方面，卻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印尼記者的遭遇所凸顯

的，是記者這個行業正在面臨更多的暴力，而這種暴力針對的是記者

這個職業，而不是基於記者的性別。這又進一步展示了第一個研究問

題所提出的現象的存在，那就是對於性別身份的矛盾心態。一方面在

職業角色中否定，另一方面在針對大眾的報導中充分使用，出現一種

雙重標準。

圖五

性別悖論的日常體現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記者的性別意識和新聞編輯室文化之間

的關係，透過分析問卷調查的結果以及深度採訪內容，來展現組織因

素，也就是新聞機構文化和傳統的性別體系，如何導致記者同時體現

和否認性別，而這正是現象學的典型化和對性別體系自然態度的過

程。不管是問卷還是訪談，都為兩個研究問題提供了肯定的答案，那

就是記者是否同時體現和否認性別以及因為記者對於性別的否認，是

否從而導致自身的性別意識不高，因此忽略了新聞機構的結構性性別

不平等或者不敏感。

一方面，從問卷和訪談可以看到，性別因素體現在記者的工作機

會中。由於社會對於性別分工的普遍看法，認為女性不應該從事比較

辛苦，或者風險比較高的工作，導致記者這個行業，尤其是前往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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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採訪，因為對生理以及心理具有較高要求，使得女性記者減少了

前線工作機會，因為這些工作被視為更加適合男性。

這種對於女性的社會角色定位有著固有偏見的社會文化，往往對

於商業化新聞機構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尤其是電視台或者網絡媒

體。有被訪者描述了自己在某一家商業電視台工作，見證了觀眾打電

話投訴新聞部，因為在一線現場報導颱風的是女性記者，這導致編輯

室日後只指派男性記者報導同類現場，僅管從工作經驗來說，這些男

性記者的前線工作經驗並不比他們的女同行豐富。而從這一點來說，

這樣的安排，往往也損害了男性記者的權益，也就是說，這些男性記

者同樣也是性別不平等之下的受害者，因為他們被社會賦予超出他們

能力的要求，讓他們在工作中面對的風險更高，但是同時也讓擁有同

樣甚至更多經驗的女性記者失去了機會。

其實在我們公司，記者裡面本身女同事要比男同事多很多，而有

限的一些男同事，也早就坐在管理崗位，出去跑突發的機會根本

沒有那些年輕的女同事多。但是最後卻只能是他們去做直播，其

實對他們來說，也很不公平。（小 C）

同樣的，因為社會對於女性記者身處衝突會給予更多的關注，這

也導致一些商業化媒體機構，出於提升收視率的目的，刻意派經驗並

不足夠的年輕女性記者在鏡頭前進行報導，從而降低了新聞報導的質

量，同樣的，使得男性記者失去了公平發展的機會。

另一方面，性別因素在新聞行業，不管是記者個體，還是新聞機

構，都處於被否定的地位。大部分的記者認同，在這個行業，個人工

作表現和性別無關，而是應該透過個人工作能力來進行衡量。新聞機

構也鼓勵這種性別觀點，至少作為一種新聞編輯部的冠冕堂皇的原

則。但是這種對於性別因素的否定，導致的是對於機構中性別自然態

度的忽略和不敏感，同時也降低了自身的性別意識。比如家庭角色和

職業角色的衝突：女性記者因為懷孕、照顧家人等原因，往往會離開

新聞這個行業，這是因為這個行業對於時間有很高要求，使得女性記

者無法在工作和家庭中取得平衡，從而處於必須二選一的境地，這也

就是為何在戰爭報導中，單身女性記者佔了很高的比例，反映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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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編輯室的潛規則，那就是只有單身，女性記者才能夠和她們的男

性同行展開競爭。但是很可惜，很多記者，即便是女性本身，並沒有

把這種現狀歸結為新聞編輯室中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而是把這樣的

狀態歸結到社會因素，從而失去了從機構中開始改變的動力和可能性。

再比如，女性記者往往會面對比男性記者更多的對於她們外貌上

的要求，尤其是對於需要出現在鏡頭面前的女性記者。當然，正是因

為社會對於男性和女性存在固有偏見視角，女性被要求需要擁有社會

定義的漂亮，男性記者同樣需要具備符合社會定義的男性氣質，因

此，男性和女性記者都是這種性別體系的受害者，只不過女性被要求

更多，因此受害者更多。而一些記者對於這樣的要求往往會視為是對

自己的一種肯定和誇讚，而新聞機構則認為是一種職場常規，這反映

出性別在個體和機構身上的矛盾存在。當記者作為個體，對於這種明

顯的、帶有性別歧視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習慣於這種常態化的時

候，同樣的，要改變機構中的這種文化，要改變這種對待性別的固有

態度，也成為一種不可能。

另外，也有被訪者提出一種有趣的觀察，那就是當新聞部的主管

是女性的時候，未必能夠起到改變性別結構性問題的作用，相反，一

些女性主管，反而會對女性記者採用更加性別化的態度，比如糾結於

女性記者的外貌和衣著，或者更加傾向於把重要的採訪機會給予男性

記者。這其實同樣也是記者的性別觀點和自然態度的體現，身處管理

層的女性，作為少數，融入機構文化，往往要比帶來改變更加容易，

也更加容易被接受，不然，會被男性同事視為「bitchy woman」（Taylor, 

2016），或者是不易相處的人。對於女性同事的苛責，往往被視為從女

性同事的利益和角度出發，當然，性別意識強的女性記者則會感到 

抗拒。

我的女上司經常批評我皮膚太黑，衣服顏色總是穿的太淨色，說

這樣會讓被訪者不喜歡。我聽了很不舒服，因為我是去採訪，我

又不是去相親。（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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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推動社會變革，包括在推動全球性別平等議題上，新聞媒體是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新聞媒體的作用，體現在發現和報導問題，從而

提升公眾意識。只有當公眾意識提升，才有可能出現推動改變的行

動。全球的#Metoo運動就是一個例子，記者的報導，讓性暴力倖存者

們的聲音能夠被公眾聽到，讓施害者們的行為曝光在公眾眼前，從而

讓這個原本不可言說的話題，變成公共議題。

記者自身的性別意識高低，決定了記者能否對於存在於生活中的

性別不平等現象足夠敏感，也決定了記者的新聞作品，能否擺脫性別

偏見以及性別歧視的角度和描述。這一點，已經有很多的研究。從這

些研究可以看到，記者本身的性別意識和性別觀點，影響新聞議程設

置和內容框架。也因為這樣，研究記者本身的性別意識，包括性別觀

點和性別自然態度，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只有了解這些，才能

夠針對記者和新聞界本身，從內部尋求解決和提升的方法。

本研究透過現象學方法和女性主義視角，來解釋新聞行業中的性

別觀點和日常職業生涯的區別。而研究結果表明，在現象學的典型化

和對性別體系採取自然態度的過程中，記者同時體現和否認性別。而

對於性別的否認，導致記者對於自身的性別意識不高，從而忽略新聞

編輯室中存在的結構性性別不平等問題。而透過分析問卷調查的結果

以及深度採訪內容，本研究也展現了新聞機構文化和傳統的性別體

系，如何導致記者同時體現和否認性別，而這正是現象學的典型化和

對性別體系採取自然態度的過程。

在亞洲文化的傳統語境中，女性一直被要求服務於家庭，聽從男

性指令，這使得女性記者在亞洲社會中被視為過於強勢，甚至是異

類，也因此和西方社會的女性同行相比，亞洲的女性記者要承受更多

的家庭壓力。聯合國婦女署在2015年針對亞太地區的女性記者進行了

一項調查，近700名女性記者參加。調查顯示，收入的性別差異同樣存

在於新聞行業，而女性在新聞機構管理層所佔的比例，遠遠低於男性

（UNWOMEN, 2015）。也因為這樣，需要學界從理論入手，利用前線

記者的實際經驗，透過現象學方法和女性主義視角，來解釋新聞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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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性別觀點和日常職業生涯的區別，尋找不同層面的問題癥結，從

而尋求改善問題的可行方案。而本研究的創思，正是來源於此，也希

望透過此研究，拓寬亞洲女性研究和新聞學研究視角，彌補現有文獻

在此領域的不足。

這項研究只是通過香港所提供的一個案例，來展現記者對於性別

的性別觀點和自然態度之間的矛盾性，以及這種矛盾性導致的對於自

身行業存在的性別問題的低估。拿香港作為一個案例有現實意義，因

為可以展示出，即便從法律層面保障性別平等，同時擁有落實保障性

別平等的公營機構，但是並不意味著，性別平等不再是一個不需要社

會給予重視的議題。相反，正是因為機制上的完善，反而會讓公眾缺

乏對於這個議題的敏銳性。記者以及新聞媒體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正

如本研究所展示，在如此的大環境下，自然不會倖免。

不過這種性別意識的不足，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包括個體意識

的改變以及組織文化的提升。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方面，一方面需要透

過教育，比如在大學新聞系增加性別平等課程，從而讓未來的新聞從

業人員可以擁有基本的性別平等理念；也應該在大學的通識課中，增

加同樣的性別平等通識課程，讓性別意識成為構成公民意識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則是從機構文化入手，比如可以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

培訓，從記者到編輯，尤其是管理層，從機構的角度來改變對於性別

的態度，從而讓新聞業的性別觀點，可以得到徹底的實現，意識到新

聞機構本身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而不是像現在，對於這些結

構性問題視而不見，或者毫無意識，從而成為一種悖論。

由於本研究的參加者以及被訪者集中在一線採訪示威的記者，因

此導致樣本量的數量比較小， 因此存在很多不足。這種不足不僅僅是樣

本量不足夠龐大，另外樣本類型過於類似。而在新聞機構中，除了採

訪示威、跑突發和時政的記者，還有負責其他題材新聞的記者，以及

大量編輯，當然還有不同級別的管理層。而在一個機構中身處不同崗

位的員工，對於同樣的問題，可能感受不盡相同。因此，未來的研究

可以擴大研究對象，從新聞從業人員，到新聞系學生，圍繞性別意

識、性別觀念以及性別自然態度展開更大範圍的研究，從而更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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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改善方法，讓新聞界本身，成為走在社會前端、實現性別平等的

行業。希望本研究只是提供一個拋磚引玉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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